
最早知道梅花这样一种植物是三岁，我摔破了父亲书桌
上宜兴陶壶的盖子，那把壶是他的宝贝，珍爱无比。

当天父亲大发脾气，要知道平日他最疼我，我吓得大哭，
祖母、母亲都跑进房间来劝。

于是我牢记那把壶的样子，后几年才知道是一把“岁寒
三友”壶，宜兴茶壶很普通的一个样式，松、竹、梅，不同色陶
土捏在一起，三种树木各自特色，做工精致、风格浑厚、古韵
天成。梅花那一部分在壶把，褐色的纹路清晰的树皮，“老干
虬枝”，据说古人赏梅以老树疏枝为最佳美学境界，这是我长
大后才知道的陶壶的知识——脉络苍劲的枝条先伸展后弯
曲附在壶体上，然后粗枝分为细枝，朵朵黄色小花浮凸点缀
在枝干间，美极！

难怪当年父亲心疼，此后七十年，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
样好看的“岁寒三友”壶了。

我对梅这种花卉的启蒙，既不是直接的植物，也不是间
接的文字、绘本或故事，而是一个泥塑，一件手工艺品。

先艺术后生活，我的人生阅历真有趣。
后来自然知道父亲那把壶上的梅是蜡梅，腊月开花，和

正月末开花的梅花树不同科和属。
后来，我家搬去汉口解放大道循礼门湖北日报职工宿

舍，位于京广铁路（今京汉大道）以西，老汉口人称“铁路
外”。两年后，1957 年，武汉青少年宫在报社大院隔壁开
始建设；四年后，1959 年，武汉剧院在大院斜对面建设成
功，同时建起来的还有中山公园对面的中苏友好商场（今武
汉国广）。

当年京汉铁路外湖多荷花多，没有看见梅。中山公园和
解放公园父母带我们几个孩子常去，梅花树有，但不多。小
时候的我不辨菽麦，桃花梅花分不清楚。母亲教我：梅花圆
瓣，桃花尖瓣，梅花开时无叶，桃花开时有叶，叶不多，两种花
卉花期也不相同……

专家研究：野生梅在中国发现8000年，栽培史3000年，
分布地区从蜀北蜀中到鄂西、鄂西南，沿长江南下经湘赣闽
桂吴越直到长江入海口。照这个说法，湖北包括武汉，应该
是中国长江流域重要的梅花生长地区，不知道为什么古代鄂
地梅花名气不大？

南北朝时兴盛梅花赏花热，汉唐时梅花引入儒家文化，
花与思想意识产生联系，与古文人精神世界产生联系，平民
的花变成贵族的花，松、竹、梅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花中四
君子，花也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了。

梅花士大夫美学是父亲教给我的，现实中有没有梅于他
来说不重要，精神世界有没有梅对他来说很重要，在最恶劣
的环境里活着，保持内心的自尊，无人可说，唯有自己的孩
子，他得教学，家学传承，把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诗词歌赋、散
文杂文、小说笔记的解读传给自己的孩子，家学传承，他选择
我，不是我天赋优秀，是我身为长女，那几年，两个弟弟还没
有出生，父亲等不及。

第一课是那把摔破的宜兴壶，第二课是我上小学读书识
字后他迫不及待地进行中国古文学教育，其中包括宋代文人
林逋“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咏梅诗《山园小梅》。

身为武汉千万文化人之一的父亲并不平俗也不甘平俗，
他是20世纪40年代湖北籍现代派诗人，20世纪下半叶武汉
市著名作家、传媒人、戏剧研究家、出版家，当然他最喜欢的
身份是“诗人”。

幼年时父亲给到我的是梅的美学教育，潜意识熏陶，从

不作详细讲解，让孩子心领神会，他相信，他的教学方法，他
的女儿五岁不懂十岁懂，十岁不懂二十岁绝对懂。教化不出
抛弃不迟。

父亲启蒙，路自己走，《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
词》……《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从五岁到二十
岁，粗枝大叶地过几遍之后，再去公园或哪里看梅花或看其
他的啥花就能够“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了。

当年离家比较近的两个公园，中山公园和解放公园，梅树
未成林但肯定有。中山公园花木集中在四顾轩和月洞门，解
放公园花木集中在正门进去右手前行的小山坡上。

1991年，父亲离世。父与女，中国古典文学美学教学师
生对谈自此终结。

父亲再也没有能够从书斋到现实，从汉口到武昌，去中
国最大的梅花园林之一武汉东湖磨山梅园赏梅花。当然他
的人生遗憾并不仅仅是看花赏梅这一桩事。

搜索引擎显示：东湖磨山梅园建成于1956年。我不知
道。武汉人去东湖磨山梅园赏梅是21世纪后的事。

比起理想主义的父亲，母亲是一个“行动派”，从小到大
我家每一次春天赏花每一次假期旅游都由她发起，说走就走
毫不拖泥带水那种。

和父亲一样，我宁可书里看花也懒得实地赏花。可母亲
华发如霜雪，我得陪，不是孝道是职责。

二十多年前，武汉三镇公共交通没有今天方便。东湖磨
山梅园，每逢春始梅千株，“无人不道看花回”（刘禹锡）。

从汉口新育村湖北人民出版社大院出发，步行一站路
到循礼门武汉剧院门口，搭乘公交汽车，十几站路过长江
二桥到武昌东湖梨园大门口，和住东湖路湖北日报宿舍的
舅父会合，然后进梨园大门步行到长天楼，东湖边招渡
船。木船木桨船娘摇船到磨山，然后一行三人上岸走到梅
园逛遍梅园。

舅父相机拍照，花前太阳下，红梅白梅粉红梅绿梅……
我叫不出名字，舅父如数家珍，宫粉、朱砂、绿萼、玉蝶，单粉、
双粉、垂枝……舅父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母亲借住武大
图书馆山坡上下“斋舍”……哥妹两个性情相似，按我的说法
是“忒小资”，例如“赏花”之类的小情调。

当天我很别扭：衣服没穿对。唯一一件自认为走得出去
的厚毛线外套，朱红配墨绿，色彩太艳，磨山梅园拍照，红梅
绽放如海潮，花树下游人熙攘、笑语喧哗，这时候才理解“梅
妻鹤子”的林和靖（林逋）为什么要躲到西湖中央孤山小岛
去。孤独隐逸，是梅的美学极致。

那一年母亲七十岁出头，舅父年长母亲两岁。等到我今
年七十五岁，回想当年磨山赏梅之行，禁不住叹息：娇弱矜贵
一生的母亲是如何经受住当天从汉口北到武昌东的“长途跋
涉”、舟车劳顿之苦？就为了看个梅花？

今天，父亲不在了，母亲也不在了，梅园给我拍照的舅父
也不在了，家中再也没有人陪我讲梅花，郊外再也没有人催
我看梅花了，年年岁岁花相似，花相似，人不同。

《梅花落》：汉乐府二十八首笛子横吹曲之一，李白把它
送给了武汉——梅花和武汉，历史渊源悠久、文采声名斐然，
唯此一首——不在江城（唐鄂州今武昌）冬天的末尾，而在江
城夏天的开头。

送给我的父亲和母亲，李白的诗，唯美的印象主义文学。
梅花在武汉，精神也好，实体也好；风格也好，颜色也好，

即使花落，树还在。岁月往复，时空轮转，明年花还开。

除夕那天，为了晚上看春晚，下午四点多提前去菱角湖走走，
日记随手留下一笔：“太阳晒得暖暖的，桥头梅花爆出豆粒大的花
苞，一中年女士手机贴在枝头拍照。”

元宵节这天再去，梅花刷亮眼睛，一顶顶嫣红、粉白、淡绿蓬出
薄薄云霞，过往游人停下步子，三三两两留影。背后一座烟波桥，
侧旁一湾湖水，哪一个角度都出片。

这样的场景，在三镇并不稀罕，我们身边都有梅花，赏梅已是
百姓寻常事。那些一色标配彩色纱巾的大妈，开始呼朋约友，拖着
化妆的行李箱忙着赶场，微信上先是传播“私藏秘籍”，接着就是分
享“人面梅花”了。我这样的小爷们，两年前“龙抬头”的日子，也凑
兴去过东湖老梅馆，看那八百岁高龄的“梅王”老爷子，一树龙干虬
枝碎花疏影。

中学生的青葱岁月，手抄本得到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
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接着又来林和靖隐居西湖“梅妻
鹤子”的典故，觉得赏梅高雅到了天上。哪知，文人墨客的雅好，如
今变为草根追逐的盛景，一个春天都忙着喧腾。

是不是还得感谢文人墨客呢？是不是更要特别崇敬李白呢？
公元758年，李白本是贬往贵州蛮荒之地，途经黄鹤楼却偏要赋
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两句，一不小心就赐予武
汉两样宝——“江城”和“梅花”。那个五月，梅花是见不着了，李白
虽为迁谪流放而沉痛，仍从古乐府《梅花落》的悠悠笛声中，寻觅到
梅花纷纷扬扬，这种浪漫心气，切合了武汉人的洒脱畅达。

梅花品性高洁，始于傲雪凌霜，隐于群芳吐艳，是严冬的产儿，
又是大地复苏的信使。看到它悄悄孕育花期，海涅的名句“春天还
会远吗”就是真理。年前电视连续剧《山花烂漫时》热播，剧名一开
始觉得好老套，徒然联想主人公原型张桂梅，一下懂了它暗含“她
在丛中笑”的意境。

吃过元宵汤圆，踩到了赏梅的最佳节拍，两江四岸，梅花从梅
岭、梅岩、梅家山、梅子山，漫向水边泽畔。从东湖到墨水湖、从南
岸嘴到竹叶海、从园博园到青山江滩，梅趣横生，处处不同。

黄鹤楼不负李白，脚下满是梅枝苍然，还筑一个“落梅轩”纪念
诗仙。可听的，不再是一支玉笛了，但有六十六件编钟轰然作响，
配以磬、埙、箫、筝、琴、笙、阮、篪，“八音和鸣”而“千古重响”。

江城也不负梅花，新中国成立后种植规模全国领先，品种丰饶
全球冠绝。小小磨山梅园，拥地八百亩，遍栽两万株，在华夏“四大
梅园”中担当翘楚。看看，“中国梅花研究中心”“中国梅花品种资
源圃”“中国梅文化馆”落户，就知它地位非凡。

江城梅花，满园春色锁不住，移居街头与人为伴，列入行道树，
走进口袋公园。武昌白鹭街，以八十株朱砂梅，营造首条“市花一
条街”。一旁公正路，种下两百株美人梅，誉为“梅花大道”。在小
区绿地随便遛个弯，栅栏间忽然挑出“一剪梅”，不算新奇事儿。

梅花风骨独具，姿态别样，怎么瞧都是美好体验。过去由文人
墨客垄断孤芳自赏，当下释放民间变为群体欢宴。好几年，“新春
赏梅”摆上了市民出游的时尚菜单，热度愈演愈烈，有望积淀升华
为“新年俗”。

一季一季花潮，一波一波热浪，不知是大妈的节日，还是情侣
的佳期，纷纷打卡赶场，赶出了四季的明艳。梅花开过，珞珈樱、月
湖荷、琴园菊倾城尝新，东湖牡丹、解放公园郁金香、马鞍山向日葵
又纷至沓来。还有黄陂、江夏、蔡甸、新洲，全然大都市的后花园，
花乡、花田、花谷、花溪、花博汇，哪里没几处“网红花海”？

江城人爱花，花是多么美好，撒上热干面是葱花，荡漾凌波门是
浪花，剪在晴川阁是窗花，迸射长江秀是烟花，怒放胸怀是心花……

梅花，我们武汉的城市之花，代表城市的精神质地，江城有你
的那一枝。

蛇年，大年初三，细密春雨如丝如缕，在暮色
中编织出一张梦幻之网。晚饭后，一家人怀揣着对
团圆的眷恋、对新年的期许，脚步轻快地走进了园
博园花灯会。那雨丝，就像一条无形却温柔的纽带，
牵引着我们，一头扎进这如梦似幻的奇妙世界。

刚入园，长江文化主题灯组便映入眼帘。黄
鹤楼在雨雾轻笼下华灯熠熠，金黄光晕与细密雨
珠相融，历史厚重感与朦胧诗意完美契合，让人不
禁遥想千年前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千古绝唱。青
城山灯组静静伫立，春雨轻柔拂过，营造出静谧神
秘的氛围，仿若能听见山涧清泉在雨幕后潺潺流
淌，讲述着岁月的故事。“中华鲟”“扬子鳄”等珍稀
动物灯组栩栩如生，雨滴挂在它们身上，恰似灵动
的生命之珠，每一滴都折射出长江流域生态的奇
妙与珍贵。而“大禹治水”“巫山神女”这些民间传
说灯组，在雨幕笼罩下，似被唤醒沉睡的记忆，古
老故事在耳畔悠悠回荡，带着岁月的沧桑与温情。

科技与灯展的融合，为这场春雨中的灯会
增添了一抹别样亮色。雨滴轻落在 AI 语音互
动灯组上，刹那间，灯组仿佛被赋予了鲜活灵
魂，热情地与我们互动。借助手机 AI 伴游，一
家人在春雨中自由规划游览路线，尽情享受独
属于我们的灯会时光。孩子们像欢快的小鹿，
兴奋地在前面奔跑，细密雨水打湿了他们的发
丝，却丝毫冷却不了他们眼中炽热的光芒。

文创IP“园博猿儿”在雨中萌态可掬，它与曾侯
编钟、青花瓷瓶等文化符号巧妙搭配，不仅为灯会增
添了几分俏皮，更让我们在赏灯时，深刻体悟到文物
保护的深远意义。非遗文化展示区热闹非凡，崇阳
提琴戏的悠扬曲调、钟祥蟠龙菜的独特香气，在雨水
润泽下，散发出更为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京剧、楚
剧等传统戏曲表演中，演员们婉转的唱腔在雨中悠
悠飘荡，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岁月痕迹，缓缓流入
我们心田，唤醒心底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敬意。

最暖人心的，是那些充满情绪价值的灯组。“花
开互动”灯组在雨中愈发娇艳夺目，雨滴落下，在花
瓣上溅起晶莹水花，宛如大自然为这场灯光盛宴精
心谱写的灵动音符。“蒜鸟”搞笑灯组前，家人们被逗
得捧腹大笑，欢快笑声在雨中肆意散开，将料峭春
寒驱赶得无影无踪。“丛林秘境”场景灯组把我们带
入神秘异世界，雨滴嘀嗒轻响与灯光闪烁交织，营造
出宁静又奇幻的氛围，让我们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在这趟春雨灯影交织的旅程中，一家人的手始
终紧紧相牵。孩子们满是好奇地打量着每一个灯
组，一连串问题如雀跃音符般蹦出，长辈们面带微
笑，耐心解答，时不时分享一些与之相关的知识和故
事。这一刻，赏灯不再只是简单的娱乐，更是增进家
人感情的温暖契机。我们在这璀璨灯光与绵绵春雨
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体验科技带来的新奇
乐趣，更重要的是，尽情享受一家人相聚的每分每秒。

春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湿润了衣裳，却润
泽了心灵。园博园花灯会，因这场春雨相伴，化作
一家人心中温暖难忘的记忆。它如一颗璀璨明
珠，镶嵌在我们生命的长河中，成为最珍贵的宝
藏，在岁月流转里，熠熠生辉，永不褪色。

汉阳话“梅”
□柯稀云

江城有你一枝梅
□简桦

梅花的记忆
□胡榴明

园博园灯影织春
□廖生斌

梅图（国画） 江寒汀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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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街头巷尾总会弥漫着一种独特的香
气，隐隐约约却沁人心脾，有一种引而不发、香而
不露的感觉。那是铫子里炆的藕汤散发出来的醇
厚味道，它如同冬日里的暖阳，让没有暖气的湖北
人不再瑟瑟发抖。

铫子，这个古老的炊具，在我童年的厨房里，
总是占据着显眼的位置。它用陶土烧制而成，外
表质朴无华，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每当冬
日来临，母亲便会将铫子洗净，置于炉火上，开始
为我们煨炖那一锅香浓的藕汤。炆是鄂东地区的
方言用词，望文生义，就是文火慢炖的意思，蕴含
着湖北美食文化中“鲜”字当头的秘诀。

选藕是制作藕汤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环。湖北是千湖之省，藕在这片土地可以自由地
野蛮生长。母亲总是亲自挑选适合炖汤的粉藕。湖
北炖汤的莲藕一般表皮较深，呈黄褐色，表皮粗糙，
藕节短粗而圆润，一般为十孔和七孔，以七孔居多，
切开后孔眼清晰，肉质饱满。这样的藕尤以湖北洪
湖野藕为最佳，煨出来的汤才会更加鲜美。

将选好的莲藕洗净、切块，与精心挑选的筒子
骨或排骨一同放入铫子中。排骨的挑选也不能马
虎，要选肥瘦相间的，这样在煨煮的过程中，油脂
才能恰到好处地融入汤中，让汤更加浓郁鲜香。
排骨先在热水中焯烫，除去那一丝腥味，而后放入
烧热的锅中，伴随着葱姜的香气，在油锅里翻炒至
表面微微金黄，香味瞬间四溢。接着，将排骨连同
适量的清水一同倒入铫子中，盖上盖子，小火慢炖。

煨炖藕汤的过程，是需要耐心和时间的。母
亲总是用文火慢炖，让汤汁在铫子里缓缓翻滚，将
食材的精华一点点地释放出来。她不时地会添上
一把柴火，调整着火候，确保藕汤能够均匀地受
热。在这个过程中，她还会加入一些姜片、料酒等
调料，以去腥增香，让藕汤的味道更加浓郁。

等待藕汤炆好的时间，总是显得格外漫长。随
着时间的流逝，整个屋子都被藕汤的香气填满。这
香气，不张扬，却极具穿透力，从厨房蔓延到客厅，再
到每一个房间，仿佛在召唤着家人。终于，在一个多
小时的漫长等待后，藕汤大功告成。母亲小心翼翼
地揭开铫子的盖子，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夹杂着排骨
的肉香、莲藕的清香，还有那浓浓的家的味道。母
亲会小心翼翼地端起铫子，将藕汤倒入碗中，再撒
上一些自己田园中的葱花，增添几分色彩和风味。

当我们捧着那碗热腾腾的藕汤，轻轻地吹开
汤面的热气，排骨也早已煨得脱骨，肉质鲜嫩，轻
轻一咬，肉便从骨头上脱落，那醇厚的肉香在舌尖
散开。喝上一口汤，热流顺着喉咙缓缓而下。喝
上一口，那浓郁的汤汁瞬间在口中化开，带着藕的
粉糯和肉的鲜美，让人回味无穷。那一刻，我仿佛
置身于童年的冬日里，感受着家的温暖和幸福。

音乐“守心人”冯翔在《汉阳门花园》中的歌
词：“十年冇回家，天天都想家家（武汉话“外婆”的
称谓）。”“家家也每天在想到我，哪一天能回家？”

“铫子里煨的藕汤，总是留到我一大碗。”在寒冬腊
月，可不要低估这一声家家的呼唤，还有那一碗热
乎乎的藕汤在异乡湖北游子心中的含金量。

铫子里炆的藕汤
□陈前进

一

“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江城之梅，
贵为“市花”，久负盛名。冬雪早晴，梅园枝头已然“新白抱新
红”。春回大地，三镇更是“梅”不胜收。武昌梅景众多，有底蕴、
成气候，历来是赏梅首选；汉口梅开五福，市井繁花自不待言。
说起汉阳之梅，看似平凡却奇崛，藏匿着许多古梅佳话，耐人寻
味。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与汉阳结下了不解之缘，梅花就是
最好的见证。唐乾元元年（758年）秋，李白受永王之乱的牵连，
流放夜郎途径汉阳，结识了时任汉阳县王县令（名不详）。在汉
阳期间，主客常常相聚诗酒，酬唱应和，为汉阳留下了许多名
篇。其中，“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千古佳句正是
李白往来于大江两岸，邂逅了五月的梅花缤纷烂漫，从此让江城
梅花声名大噪。

晚年的李白四处漂泊，却一直惦记着这位王县令。乾元三
年（760年）春，我们的诗人再一次与汉阳“双向奔赴”。当朝廷
赦免的消息传来，李白以“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顺江而下，旋
即受邀来到江夏，并迫不及待地给对岸的王县令捎去早春的问
候——“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昨夜东风入武阳，
陌头杨柳黄金色。碧水浩浩云茫茫，美人不来空断肠。预拂青
山一片石，与君连日醉壶觞。”

梅是春的使者。到江边的梅树下去探寻春的踪迹，这似乎
已经成为诗人与汉阳故交习以为常的默契。毕竟，谁若未按时
赴约，岂不是辜负了这片醉人春色？道旁的早梅迎风吐蕊，而在
即将与汉阳重逢时，诗人似乎多了一分近“乡”情怯。因为梅花，
汉阳从不陌生，也从未老去，即便时光越过千载，这座古城依然
如李白归来那般意气风发。

梅花早放，而近水者犹早。汉阳居于长江、汉水之间，梅花
得近水之便，所以能独领群芳，率先捕捉到盎然春意。唐初的某
一天，幽州人王适游历至汉阳，在汉水之滨意外撞见几树梅花悄
然绽放，惊喜之余写下了一首《江滨梅》：“忽见寒梅树，开花汉水
滨。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江滨新梅为初来乍到的王适早
早送来了春意，也让汉阳之梅增添了一种率性和几分灵气。

无独有偶，与李白同时期的诗人张谓在《早梅》一诗中写道：
“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张谓的这首诗是否写的汉
阳观梅见闻，我们已无法考证，但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乾元元
年（758年）秋的一天，张谓以尚书郎的身份出使夏口（今武昌），
在汉阳与流放夜郎途中的李白不期而遇。他乡遇故知，两人恨
不得“直把他乡作故乡”。王县令尽过地主之谊，张、李泛舟游于
汉阳城南的郎官湖。“四座醉清光，为欢古来无。”如果诗与酒还
不够尽兴，想必汉阳的梅花更能触发共鸣吧！

二

“凤立梅岩”是一个关于汉阳梅花的古老传说，因“古有凤凰
栖于此山之林”而得名的凤栖山（今凤凰山），是汉阳城的赏梅胜
地。凤凰山南坡的梅岩摩崖石刻，由于长期淹没于城市变迁中
而鲜为人知。直到近些年，经有关部门开展整治和修缮后，“凤
立梅岩”才重现天日，让世人一睹她的尊容。其中，“梅岩”二字

系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汉阳县令赵时题写。“梅岩”附近还有
后人刻写的“凤立”二字，合起来就是“凤立梅岩”。

凤凰山被称为“汉阳古城的脊梁”。宋元以降，汉阳的府衙、
县衙均建于凤凰山南麓，也就是“梅岩”脚下。可以说，“梅岩”是
汉阳古城的地标，也确曾是一个梅花盛开的地方。那么，“梅岩”
之梅究竟是何模样？明宣德年间，汉阳府教谕赵弼遇见“梅岩”
之梅，以一句“夜深雪映婵娟月，照彻梅花瘦几分”，记下了当时
的惊鸿一瞥。在历史长河里，凤栖山诸园兴废频仍，多次易主，

“眼看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唯有梅岩始终
傲立，历经沧桑，恰如“梅魂”不灭。

晚明时期，汉阳本地人萧丁泰接手了梅岩。萧丁泰久经宦
海沉浮，早年购得梅岩遗址，并在此基础上营建了一座“萧氏林
圃”。林圃构造精巧，花木繁茂，号称江汉园林之最。登临梅岩
之顶的汲江亭，大江洲渚、城郭之盛，一览而极。亭东架岩而出，
曲房通幽，可谓“天吹绮窗，凌虚梅槐”，俨然神仙洞府。

天启年间，权宦魏忠贤秉政，萧丁泰乃谢官归里。当时为避
魏党之祸，萧氏与秦灵墟、吴十华、孙真伯等几位士大夫屏居林
圃，寄情唱和，闲情逸致，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某日，萧丁泰邀
诸公集聚林圃观梅，一时兴起，赋诗三首，其三曰：“隔江黄鹤对
相招，致得仙人下碧霞。屋绕梅花神独远，尊虚竹叶兴偏饶。寒
香暗向风前度，瘦影疑从水上飘。雅谑清谈欢不极，枝头好鸟弄
萧韶。”不久，崇祯帝登位，魏党尽诛。这位林圃梅花的主人终于
守得花开，接连获得重用，后官拜陕西、贵州两省布政使。

明清鼎革之际，凤栖山诸园悉遭兵隳，楼台花草全部化为灰
烬，惟宋摩崖刻“梅岩”二字屹然尚在。从此，梅岩古梅逐渐沉寂
于故纸堆中，梅岩再无梅影。后世的我们还能透过这半山崖壁，
神交古人，赏梅话“梅”，一同去寻找汉阳曾经的“梅”好时光。

三

征途漫漫，总有一个春天，渡过寒江万里为你而来；岁月悠
悠，也总有一树新梅，穿越千载让古城青春永驻。时光来到元末
明初，诗人饶杰冒着春寒料峭造访大别山（今龟山）兴国寺。在
山间踏雪寻梅时，环视周遭景致，饶杰不禁吟诗道：“山中何处是
梅花，短竹高松一迳斜。孤鹤横飞金界净，方袍深卧白云遮。寒
随雪散无多日，春过江来又几家。一滴禅心清到骨，南枝留月两
三车。”梅花虽历寒彻骨，但绝非清冷之物。饶杰本想探得梅花，
殊不知南枝春早，清气满城。显然，梅花最懂春天，而汉阳又最
懂梅花。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梅有多少种，投射的情感就有多少
种。古人言梅花“两地不同栽，一般开”，譬如晴川与黄鹤，以梅
为媒，彼此成就。汉阳之梅，虽蛰居一隅，却也打开了一片新天
地，活出了一番新光景。与其说是黄鹤玉笛成就了江城梅花，倒
不如说是晴川落梅回应了对汉阳的眷顾：“老树已随前代去，落
梅犹引隔江来。司空渺渺遥延望，黄鹤何年返故台？”

落梅非无情，只把春来报。当我们登临晴川阁，凭栏远眺，
纵使落英缤纷、惊涛拍岸，也掩饰不住“梅”好流年里的这份从
容。它柔软而坚定、恬静却充实，深深根植于江城梅花的精神

“谱系”中。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汉阳城西。梅子山，位于月湖与汉

水之间，旧时以“其山多梅”而得名。此山不高不险不峻，是山却

“不显山”、傍水而“不显水”，似乎正如梅花一般“无意苦争春”。
清光绪十八年（1892 年），汉川人张清标（张竹樵）在他的笔记

《楚天樵话》中写道：“汉阳诸园亭，惟梅子山第一”，原因是“他处
多藻绘，此独以澹瘦胜”。“澹瘦”意为淡薄，引自《梅花三弄·第二
弄》的“梅烟澹瘦绛唇尖”。梅山之梅恬淡喜静，白的晶莹剔透，
红的粉嫩娇柔，一颦一笑皆恰如其分。

梅子山北坡现存两处清代摩崖石刻，分别刻有“海阔天空”
和“灵鹫飞来”，字大如斗，雄浑大气，令人叹为观止。也许只是
巧合，从凤凰山到大别山，再到梅子山，无不是有梅花的地方就
有摩崖石刻。如此看来，汉阳的梅花与文字达到了高度默契，颇
具力量也最能打动人。

如今的梅子山已经成为月湖公园的一部分，通过蜿蜒的栈
道与月湖相连。山脚下培植了数百株美人梅，让月湖又渐渐恢
复了往日的良辰“梅”景。“人怀前岁忆，花发故年枝”，梅山下、月
湖畔的新梅仿佛还在聆听汉阳古梅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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